
3月24日，广州凭借在宜居、活力、可持续、高
品质四大核心维度的卓越表现，从全球众多候选城
市中脱颖而出，荣获素有城市规划界“诺贝尔奖”美
誉的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特别提名奖”。这份荣誉，
不仅是对城市生活设施的肯定，更是对其内在文化
灵魂的认可。正如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
教授谢有顺所言：“城市也需要赋美，赋美解决的是
美不美、暖不暖、有没有灵魂的问题。”

当文艺的星火点亮街巷，当木棉满树烈焰的英
雄气与早茶“一盅两件”的烟火气交融共生，我们见
证了广州——这座城市像一棵不断开花结果的树，
正在让每一处地理空间生长为有温度、有故事的人
文场所。文艺，以诗性的方式为城市注入可感知的
温度、可共情的细节、可传承的灵魂，在“千城一面”
的时代困局中，让广州拥有属于自己的面孔与心
跳。今日的广东，既有历史传承的厚度，又有现实
变革的锐度；既是古老的，也是现代的；既有宏大的
叙事，也有个体的视角。无数人在这里扎根、生长、
绽放，他们的日常汇聚成时代的潮汐。

广东省博物馆内，怒放的木棉花枝下，另一种
热烈的风景正在发生——3月21日下午，谢有顺
做客2026年首期（总第十一期）《岭南大讲堂》，以
“文艺如何赋美城市”为主题，用诗性的语言、深厚
的学养和鲜活的在地经验，与观众共话广州城市文
艺叙事的不同面相。

本次活动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羊城晚
报报业集团主办，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博
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协办。以下呈现谢有顺在
讲座上的分享及听众提问的综合实录——

广东省作协主席、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

城市赋美之路，
在于美不美、暖不暖、有没有灵魂

2026年3月27日

星期五

责编 张 齐

美编 郭子君
校对 黄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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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问答

文艺为城市注入灵魂

要说文艺如何赋美城市，《嘉禾望
岗》是一个经典案例，一个交通枢纽，因
一首歌成为新一代人的青春分岔口，一
个坐标，唱出了他们的青春愁绪与离别
伤怀。每个城市几乎都有自己的“嘉禾
望岗”，甚至每个人可能也有自己的“嘉
禾望岗”，一方面是青春的怀想之地，另
一方面，从这离开也意味着是一次人生
的重新出发。一首歌带火一座城的例
子还有很多，《鼓浪屿之波》传递厦门的
美与诗意，《浏阳河》让浏阳这座小县城
家喻户晓，《成都》让玉林路小酒馆成为
网红打卡地。

不止音乐，一本书也能造就一座城
市：欧阳山的《三家巷》描写20世纪20
年代的广州，将广州起义、沙面风云等
历史事件融入其中，勾勒出革命时代的
众生百态；黄谷柳的《虾球传》通过西关
大屋、一盅两件等细节，将广州的日常
生活写得极富质感与烟火气，展现底层
人的挣扎。文艺看似是语言的造景，是
纸上的“谎言”，却有着真实的力量——
它能记录、雕刻、复现城市的生活细
节。历史已经逝去了，史书里留存的只
有数据、器物、制度、文字。但文学是
“活着”的历史，会留存那个年代的生活
气息、生活细节，留存那些婚礼、葬礼、
饮茶、听戏的日常，文学是历史“永不破
败的肉身”。

1998年我初来广州时，杨克的诗
歌《天河城广场》令我印象深刻，那时
天河城广场刚刚建成开业。因为这首
诗，不少文人到广州，都要我带他逛
“天河城广场”。好的文艺作品能定格
城市的瞬间，也会塑造城市的灵魂。
一个好的文艺IP，能让城市从“千城一
面”中脱颖而出，拥有独特的面貌。文
学作品中的瞬间、记忆、细节，让城市
不再抽象，而成为有呼吸、有情感、有
温度的生命共同体。当我们说某一座
城市——比如广州是我的城市时，有
一些时刻、一些地方会浮现在脑海里，
这时，城市就成了“我的城市”。有时
我们在文艺作品里对一座城市的了
解、熟悉、情感，甚至不亚于我们生活
过的城市。

广州不只有烟火气，
还有英雄气

文艺赋美，可以让城市有底蕴、有
细节、可共情。如果说“赋能”解决的是
强不强、快不快、便利不便利的问题，那
么“赋美”解决的就是美不美、暖不暖、
有没有灵魂的问题。今天的广州城，生
活功能已很完备，要进一步解决的是美
不美、如何更美的问题。

美本身是被赋予、被建构的过程。
很多事物我们之所以觉得它是美的，往
往是经由文人的歌咏所赋予，或者是在
生活中慢慢建构起来的。以广州的木
棉为例，它被称为“英雄花”，就经历了
这个被赋予和建构的过程。眼下正是
木棉花开的季节，满城尽是灼灼红花。
木棉有数千年历史，但据考证，将其称
为英雄花始于明末。明代广州抗清义
士李云龙，曾为袁崇焕幕僚，在袁崇焕
死后回到广州，见满树烈焰、无叶而燃，
写下“枝头犹是英雄血，无奈流花不待
君”的诗句，这是较早将木棉与英雄相
连的文字。“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恭尹
以“浓须大面英雄花，壮气高冠何落
落”，让木棉的英雄花形象深入人心。
岭南画派代表人物陈永锵绘就的木棉，
灿烂繁华、气概非凡，他的画作成了广
州鲜明的城市符号。再到当代诗人舒
婷的《致橡树》：“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
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中对木
棉的礼赞，加上木棉不愿留在枝头慢慢
凋零，而是整朵落地且叶片不萎，也呼
应了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
气质。

之所以特别强调木棉的英雄气，是
因为烟火气与英雄气的结合，才是完整
的广州。我们常说广州是一线城市里
最具烟火气的城市，烟火气像一条丝
线，把每个人的心拴在这里。但我们不
能忘记，广州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英
雄气是烟火气的根基，也是烟火气的升
华。广州人过日子，不苟且，更不自
私。木棉所代表的英雄传统，早已渗透
进城市的肌理——越秀山六百年的明
城墙，镇海楼上斑驳的古炮，黄花岗七
十二烈士的英魂，都是广州的英雄印
记。北京路步行街下，多达十一层的古

道，诉说着这座千年商埠历经风雨而始
终开放的历史。冼星海曾根据广州民
歌编过一首《顶硬上》，唱的是一种硬骨
头精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太平天
国、戊戌变法、广州起义、中共三大，乃
至改革开放，历史深处一直涌动着英雄
的气概。广州不张扬但有力量，不喧嚣
但有声音，不完美但有灵魂。英雄气与
烟火气的深度融合，才是真正的广州精
神。

而且，这些看似凝固的历史，还一
直在城市生活中悄悄生长。很多历史
细节、文学细节、生活细节，今天仍在裂
变、在更新。文化不仅是术语、观念，更
是一种生活；一种有韧性、有底蕴的生
活，可以保存足够多的文化细节和生命
气息。我们只有看到了岭南日常生活
中静水深流的坚韧、关键时刻的不苟
且，才算真正认识了广州，认识了岭南。

美好的城市都应有
两张地图

文艺是城市的“记忆银行”。作家
莫言曾跟我说，他童年读过最难忘的书
之一就是《三家巷》，至今记得广州扑面
而来的水汽，记得读到区桃在沙面罹难
时，自己一个人跑到麦秸垛上低声抽
泣。这个故事写在莫言的文章里，叫
《童年读书》。一部经典作品，能让人对
一座城市生出特殊的感情，这种记忆甚
至比历史建筑保存得还要恒久。

文学还是城市症候的“诊断师”。
那些外来者、普通劳动者的文字，提供
了认识这座城市的别样视角。张梅、黄
爱东西等本土作家笔下的早茶、骑楼、
糖水与“一盅两件”，描绘出一个日常而
温润的广州；张欣笔下，有广州的繁华，
也有繁华背后复杂的人心；魏微、王十
月、王威廉等“旁观者”的书写，则呈现
出另一种面相的广州。

外卖员、清洁工眼中的城市，同样
值得被看见。“外卖诗人”王计兵有首短
诗《想家的时候》：“我用拇指，逐个碰了
碰/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好像一个
人和一群人的交头接耳”。他把异乡人
的孤独与思念，如此具象地呈现在我们
面前。这些写作者也是城市的一部分，
不读这些作品，我们无从感知他们内心

的律动和波澜。文学正在重塑城市的
物理空间和生活方式——有了这些作
品，我们所认识的城市才能更宽广、更
丰富、也更复杂。

美好的城市都有两张地图：物理地
图和文学地图。二者彼此共生、彼此呼
应，才称得上是一座美好的城市。物理
地图是城市的身体，心理地图是城市的
灵魂，而文艺是连接它们的桥梁。两张
地图共存，城市的生命才是复调的。物
理地图让我们不迷路，知道自己往哪里
去；心理地图让我们记得我在这里，我
是谁，要往哪里去。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张独特的地图，
是只能用思念、悲伤或恐惧才能抵达
的。这就是不同于物理地图的心理地
图。一座城市丰富与否，常常是看它能
否在居民心里画下这样一幅心理地
图。要创造足够多的地方，让它成为城
市居民心理地图的种子。有些地方不
一定多美好，但只要它承载了足够多的
故事、有足够多人路过和参与，它就会
被念想、被记住。前段时间，东莞有个
活动叫“寻找2亿分之一”——40多年
来，有2亿人在东莞生活过、奋斗过。
无论当年赚没赚到钱、如意不如意，离
开后，他们也还是“2亿分之一”。很多
人至今说起东莞依然充满感情：那里可
能是他们人生起步的地方，是赚到第一
桶金的地方，是遇见另一半的地方。这
些记忆不一定都是美好的，但只要承载
了足够多的情感，有足够多的人为它欣
喜或悲伤，为它挂怀，为它祝福，它就会
成为一座城市新的心理地图的种子。
种子撒播出去之后，总有一天会开花、
结果。

古老和新锐可以共
存，传统和现代可以对话

文艺赋美城市的终极目标，是把地
理空间变成人文场所。空间与场所是
不同的：城市的空间可能是冰冷的，只
是经纬度、容积率、天际线、大楼高度、
点与点之间的距离；而场所是温暖的，
包含着记忆、情感、故事和认同。文艺
赋美城市，就是要将越来越多的物理空
间转化为人文场所。

就像我们去茶楼，人很多却不觉嘈

杂，反而觉得温暖，这是因为茶楼不只
是一个空间，而是一种生活的场所。一
家人相见、一群朋友欢聚，留下的是美
好记忆，寄托的是情感与认同。饮食、
花草、桥梁、房舍……都可能成为这种
情感的载体。一座城市拥有足够多这
样的场所时，你就会眷恋它，会觉得人
间值得。

文艺工作者，以及城市规划者、建
设者、管理者，都应努力让更多地理空
间向人文场所转化，空间不仅是地理符
号，也让它成为青春、情感与梦想的寄
托之地。广州正在成长为这样的城市。

我个人看好广州的未来。广州是一
座从不拒绝变化的城市，也是一座永远
记得来路的城市。这是广州的独特气
质。尤其是广州对现代文化有一种天然
的亲近与认同，无论是外来者还是外来
文化，都能在这里找到同道与共鸣。

我常说，讲广州不能只讲古代的广
州，更要讲1840年以来近现代的广
州，多少革命起源于此，多少新思想发
源于此，多少“第一”诞生于此。它从不
拒绝改变，它一直是新的、变化的、前瞻
的、面向未来的。最重要的是，广州是
现代的。同时它又记得自己的来路。
两千年来核心城区未曾改变的城市少
之又少——北京路步行街下的十一层
古道，见证了广州千年来从未中断的通
商史；中山纪念堂旁三百多年树龄的木
棉，象征着城市的历史与光华。对来路
的梳理，让这座城市有了厚重的底蕴。
在广州，古老与新锐可以共存，传统与
现代可以对话，外地人与本地人可以共
同绘制一张新的城市地图，每个人都可
以在新地图上添上自己的标记。

AI时代来临，知识已经平权，知识
的多寡很难再作为评判一个人学识的标
准。但知识平权不等于审美平权，审美
平权的时代可能永远不会到来。我们拥
有怎样的美学眼光，怎样的鉴赏力、判断
力，依然需要通过学习与钻研才能养
成。这种美学眼光的训练，是我们能否
让城市变得更好、让生活变得更好的重
要基础。这也是文艺赋美城市的基本路
径，要有一批有美学眼光、有美学创造力
的人成为城市的规划者、管理者、赋能
者，也要有更多好的文艺作品为城市留
痕、标注。我喜欢广州这座城市，让我们
共同把广州建设得更好、更美。

观众一：视觉化、碎片化阅读的时

代，我们应当如何阅读经典？

谢有顺：图像时代和视频时代已
经来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不
希望大家用消极的方式对待这个时
代，如今高质量的长视频、有思考力和
真知灼见的视频越来越多，这是一件
好事。文化的传播需要多元、丰富、立
体的手段。我的母亲一字不识，如果
不是视频时代的来临，她永远没有机
会了解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为视频时
代的到来欢呼——这是我母亲的美好

时代。
但另一方面，视频再怎样传播，背

后依然离不开文字。同时，碎片化阅
读多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渴望
回归有深度的阅读。希望人们有这种
自觉：在碎片阅读增加信息量的同时，
有意为自己留出空间，做长时段、整本
书的阅读。

我一点都不反对大家偶尔刷刷视
频，也反对有人动辄就把刷视频当作浪
费时间，刷视频不也是增加信息量、获
取知识的一种方式吗？有些人不刷视

频也不会拿本书去读。获取知识的方
式多元化了，对新媒介的兴起要持开放
的态度。短阅读浏览，长阅读思考，都
是必要的。未来能有所成的人，是能把
这两种方式平衡好的人。就像AI时
代，最后有所成的人一定是善于人机合
作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

观众二：今天距离您发表《当代文

学批评的现状及可能性》已经过去十七

年了，想请教一下，这十七年间文学批

评有哪些改变？站在当下，还有哪些可

能性？

谢有顺：这十几年来，文学批评
最大的改变，或许是读的人越来越少
了。与此同时，外界对文学评论也有
不少误读——比如把很多批评家说
成“表扬家”，似乎批评只有横扫一切
才是坚守批评精神的。这其实是一
种偏见。

最好的批评是有好说好、有坏说
坏，是理性、真实、言之有物的探讨。
保持一种学术的、说理的态度，是每
个现代学者应有的品格。现在也有
另一种倾向：学术研究过度知识化、

历史化之后，批评不再对现场发言，
甚至不再对具体的作家作品发言，只
谈宏观的、知识谱系的问题。批评如
果失了对文学现场的敏锐感知，失了
思想的锐度与批判的力量，也就失了
根本的灵魂。

文学批评本质上是对文学现场的
描述、分析、判断和引领。批评本身也
是一种写作，它参与一个文学时代的建
构。如果存在所谓的文学“黄金时代”，
那一定是作家与批评家彼此对话、共同
创造的时代。

观众提问

谢有顺讲座分享 观众聆听


